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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也掉了眼泪。但她很
清醒，她要把这种美好的情绪导
入正常的学习之中。

高老师说：“同学们，能成为
你们的老师，我感到非常幸福。
昨天夜里我没睡着，我想，作为一
个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对得起你
们呢？我是一个音乐老师，可我
现在的任务却是教你们数学。我
这样想同学们：第一，我要教好你
们的数学。第二呢，我还要教你
们学会唱歌。我还有一个奢侈的
想法，我想教我们班的每一个同
学学会一种乐器！”

“啊！”同学们鼓掌。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开阔

起来，开心起来。音乐能让我们
更加聪明，更加灵慧，更加热爱生
活，充满幸福感。回头，我要一个
一个地测试大家，看看你究竟适
合演奏哪一种乐器。我要让大家
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全班能
共同演奏一首美妙的乐曲！”

学生们再次鼓掌。
“好，回到现实中，我们还讲

数学。今天我们学习小数除法。”
高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例题：

花红柳绿四月天，

学生植树黄河边，
全班买树77 棵，
花钱92.4 元。
同学们，算一算，
每棵树苗多少钱？
黑板上，横竖两种算式很快

列了出来：92.4÷77=1.2（元）。
高老师继续讲：“我们讲过的

小数乘法，谁还能记住那个例
题？”

全班同学举起一片的手臂。
“那就一起复习！”高老师指

着范梅，“范梅，你起个头。”
同学们兴奋起来。上一节数

学课时，是范梅把小数乘法的例
题变成了“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
说女子享清闲”的豫剧旋律，把高
老师笑得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范梅站起来领唱，仍用了豫
剧的旋律：“你有啊零点儿，二五
元，预备——唱！”

同学们兴奋地高唱：“你有啊
零点儿，二五元，我也有啊啊零点
儿，二五元。四个啊零点儿，二五
元，恰是一支，水笔钱。我说同学
们哪，大家要算一算，一支水笔它
究竟多少钱，安按安按嘿嘿……
啊——”

大强缺课，没听见这堂小数
乘法课是咋上的，但他一下子记
住了这个例题。这段豫剧太有名
了，哪个乡村人不会哼几句。他
开始有些惊讶，到后来竟也跟着
唱起来。

高老师下了很大劲才止住自
己的笑，又用了很大劲止住了同学
们，她喘着说：“同学们，你们发现
了没有，小数乘法和小数除法都可
以用这么六句话大体概括。”她在
黑板上写下小数乘法的例题：

你有 0.25 元，
我有 0.25 元，
四个 0.25 元，
恰是一支水笔钱。
同学们，算一算，
一支水笔多少钱？
高老师把小数乘法和小数除

法的两道题分别写在黑板的两
侧，都是六句，看上去很对称。

高老师微笑着说：“同学们想
唱歌，我把这两类例题配上了曲
子，如果同学们喜欢呢，就唱；不
喜欢，就不唱。范梅，你去我的住
室把手风琴背过来。”

“好！”范梅应着，就往外跑。
高老师抱着手风琴，抑扬顿

挫地弹响了一段前奏，接着便放
开歌喉，唱起自己为小数乘除法
例题配制的歌曲：

花红柳绿四月天，学生植树
黄河边……

“好听——”
“爽——”
同学们喊着，使劲鼓掌。
学校太小了，五年级的歌声

全校师生都能听见，把数学上成
音乐，这真是个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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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校长一直担心高虹的数学

课。虽然他说他一眼就看出高虹
是当老师的好材料，但音乐老师
教数学，还是让他内心不安。他
偷偷地听高虹两节课，小数乘法
的例题套唱豫剧，着实把他吓了
一跳。可今天的小数除法谱成
曲，他真的感觉是个好主意。这
个主意太好了，好得让他一时找
不着评价的话语！创新，创新，全
社会都在说创新，不吃葡萄会吐
葡萄皮儿，你想想创新有多难！
教音乐的老师教数学，是创新。
教数学的老师能不能教音乐呢？
范校长灵感大发，能不能搞个数
学音乐会啥的？

高虹一走进办公室，范校长
就走上来称赞：“把数学编成歌，
高老师，你这方法真好！很多学
生怕数学，可没听说有哪个学生
怕唱歌。”

“当然不怕唱歌了，从来就没
有唱过！”闻香老师接上。

大家都笑了。
“这方法好是好，就是不好

推广。为啥呢？别说作曲了，歌
都唱不成！”牛树林老师做一个苦
大仇深的样子，“总不能把数学都
当成国歌唱吧？‘数学……’”

范校长笑了：“看，发动起来
了吧？牛老师都唱起来了，说明
把数学音乐化是个教改的方向。
现在不是提倡搞创新社会嘛，咱
就搞这个创新咋样？”

“唱歌？”贾成钢说。
“对！”范校长兴奋起来，“咱

们都动手写数学歌，然后让高老
师配上曲子，同学们一唱，不就会
了？‘数学，其实并不难学习，只要
你 努 力 ，就 能 掌 握 运 算 原
理’……”他学着国歌的调子：“咋
样？可以吧？”

“好好好好！”贾成钢喊着鼓掌。
“可你只是动员学数学，并

没有把数学公式唱出来呀？要真
的把数学复杂的运算过程唱出
来，那才叫本事呢！”牛树林说。

“ 大 家 想 想 办 法 ， 想 想 办
法，啊！要真是成功了，我们搞
他个‘数学大合唱’！”校长被自
己的想法激动了，两眼放光，

“嗳？‘数学大合唱’！咋样？这创
意好吧？哎哟，真是个好创意！”

范校长说着，在屋里转了一圈
儿，“哎哟，‘数学大合唱’！”校
长舞动着双手打起拍子。

“好！为校长的‘数学大合
唱’鼓掌！”贾成钢高喊。

老师们笑着鼓了几下。
“高老师，您感觉这‘数学大

合唱’咋样？”范校长看着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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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紫，菊花黄
十月不忙九月忙

——乡间歌谣
1

心明发了课本，新鲜得不
行，放鼻子上闻一本，放下，再
闻出一本，又放下。“奶奶，我
发了新书。可香！”她举着送到
奶奶手里。

奶奶正坐在小凳子上准备洗
脚 ， 接 过 心 明 的 书 ， 连 说 ：

“好，好书！好书就是香！”她掀
了几页：“字在哪里呀？我咋找
不着啊？”

心明说：“字就在书里藏着呢！”
奶奶又摸了几页，说：“奶

奶老了，找不着字了。
你可要好好学，千万别
把字弄丢了！” 16

连连 载载

赵德润老师教我们古代文学课，哪年到的
商丘师范专科学校 （今商丘师范学院） 我不甚
了解，只晓得他是登封人，高大的身材，一副
和善的面庞，戴着白色塑料框的近视镜，举手
投足间，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赵老师给我较深印象的主要是他治学的严
谨、生活的简朴和对感情的珍惜，以至我们毕
业的 30多年里，与赵老师仅有的几次见面中，
他的这些特点都鲜明地树立在我的面前，感觉
愈来愈清晰。

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求学给老师打下了深
厚的知识功底，即便如此，赵老师每次授课前
都要进行严细认真的备课，而且要做试讲。有
一天晚上自习课，休息时我在走廊路过中文科
办公室，隔着玻璃看到赵老师一个人站在办公
桌旁，面对着洁白的墙壁，口吐有声，手掌不
停挥动着，像着魔似的在那里试讲。我有些被
震撼了——难怪老师的授课那么引人入胜。

赵老师给我们讲课都是提前进入教室，就
像演员提前一步去暖场。上课铃声响了，他走
上讲台，翻开平展的教案，板书上要讲的题
目，右手伸开五指捋一下耸立的短发，便开始
了忘我投入的讲授。“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
曰伯庸……”老师抑扬顿挫地背述着屈原的
《离骚》，阐释着其深刻的内涵，仿佛把我们带
入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讲到此处，赵老师眼
镜框抬起，向窗外的远处望去，那凝神静思的
神态宛若汨罗江边忧国忧民的屈大夫了。

尤其令我们难以忘记的是赵老师讲授孔稚
圭的 《北山移文》。他背述了原文中描写假隐士

刚上山“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而一
旦“鸣驺入谷、鹤书赴陇”，便马上“形驰魄散、志
变节动”之后，双手比画着讲道：这些人刚一进山
里的时候，自命清高、嘲笑权贵，不愿出仕，等到
皇帝的聘书一下来，衣服顾不得穿整齐就往门外
跑，说：“去他的，走，当官去……”活灵活现，令
人击节。所以同学们私底下都说，每次听赵老师的
古文课，简直就是一场美的享受。

赵老师简朴的生活时常令我们感动。赵老师教
我们课时人正中年，爱人在距学校三四公里外的地
区中心医院上班，四五个孩子都在求学年龄。那时
刚刚改革开放，他们夫妇的工资都不高。赵老师骑
的是一辆有些破旧的羊角把“28型”自行车，每日
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晚上常忙到很晚才回去；穿
的衣服每进入一个季节基本都是“老一身”，尤其夏
天的“的确良”白上衣、黑裤子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周一到周末，天天穿着它。课下才听说，原来赵老师是
晚上把衣裤洗了，早上晾干了穿上再来上课。同学们
知道后心里都酸酸的。有一次上课，坐在前几排的同
学发现赵老师裤子腿张开了一条口子，一走动忽扇忽
扇的，可老师像不知道似的依然娓娓地授课，有的同
学捂住了嘴想笑。下课后班长跟着赵老师到了办公
室，回来同学们才知道，赵老师是上午第一节课，天
不亮就来学校准备，因眼近视厉害，路上骑自行车摔
了一跤，划破了裤子，小腿也受伤了，可他坚持着像
往常一样把课讲完，不想让同学们看出来。

赵老师对亡妻的怀念让我终生难忘。1986年的一
天，我毕业到外地工作三年后到商丘出差，办完事突
然特别想回母校，特别想看看教过我的老师。于是下
午便向母校走去，到了学校就打听赵老师在哪儿。

我那时在班里虽不是个出众的学生，但毕竟离

校时间不长，赵老师还是记得，不过老师这时已
是学校副校长了。我在他办公室聊了一会儿欲告
辞。老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准备找个招待所。
老师不让，说“跟我住家里，我一个人，宽敞”。
我正纳闷儿，不一会儿，老师就带我来到了他的
住所——一排平房中的两间通房。老师告诉我，
他的爱人患病去世了，孩子们都在外地上学，他
平时就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这样工作方便。打开
门我们进去，屋内一张书桌，地上一个支着烟筒
的煤火炉，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老师拉开
灯，床头上的一个木盒子一下把我惊呆了——那
分明是一个骨灰盒，上面贴着一张照片。我愣在
那里不知所措，老师说：“她照顾家、带孩子，吃
了不少苦，可惜走得太早了。我不忍心她一个人
孤单，就放在床头上一段时间，好陪陪她。”说
着，老师眼里溢出了泪花。

自那次在母校和赵老师分别后，转眼已过三
十年。其间有过两次与老师的团聚，都是我们班
在商丘聚会邀请老师参加。第一次是 1999 年 9
月，老师当时退休时间不长，身板挺直，与我们
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第二次是 2013年 4月，赵
老师年届八十，行动已经不便，但在同学们的搀
扶下仍坚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足见他对学生、
对我们这个班的关心。老师落座后一讲话，像换
了个人，思路清晰，吐字准确，依然是抑扬顿
挫、声情并茂，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课堂
上，令我们感动不已。

这就是我大学时的第二任班主任赵德润老
师。人如其名，“德行润泽万物”，“以德行启发教
育人”是老师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这些学子们
对老师永久的敬仰！

我的大学老师

做最好的自己
♣ 高玉成

人生讲义

♣ 李智信

最近听说一本书，书名是《做最好的自
己》。书虽然还没看到，对书名却很感兴趣。

人和人是有差别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聪明的愚钝的、卓越的平凡的，不一而足。你
觉得人家这也不好，那也不行，“马尾穿豆腐提
不起来”；但是换一个更优秀的人看你，你可能
也是一身毛病，未必是拔尖人才。没办法，这
就是差别！

差别是客观存在，没有差别就没有丰富多
彩的世界。韩国整容业发达，但要是把人都整
成一个模样，再漂亮也索然无味了；人都追求
卓越，但是如果人人都成就卓越，基础工作就
没人做了。有差别才有分工，这个世界需要各
种各样的人，谁也不是多余的；每个人结合自
己的情况，找准自己的位置，干好自己的工作，
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但是，这也并不等于说，承认差别就可以
心安理得不思进取了。事实上，人是有弹性的，

“做最好的自己”，这“最好”就是“自己”的弹性；
把“自己”的弹性最大化、最优化，就是“最好的
自己”。另一方面讲，即便是卓越的人，也是在
不断向“最好”的方向提升的过程中成就卓越
的；不把“自己”提升到“最好”“最优”，就不知
道“自己”有多大潜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
遛遛”，“遛遛”之后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自
己”！当然，人不仅有向上提升的潜力，也有向
下坠落的反作用力，你硬是要破罐子破摔，拼
命向下拽自己，坠落下去也是没有底线的！

因此，“做最好的自己”一是要承认差别，
二是要树立信心。承认差别，就不要好高骛
远、盲目攀比；树立信心，就要发掘潜力，努力
把“自己”做到“最好”。人家“能挑千斤担，不
挑九百九”，你“能挑百斤担，不挑九十九”，虽
然重量有差别，但你同样是“最好的自己”。一
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
力工作，就是好同志。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
人时传祥的手说：“你淘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
当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都尽职尽责了，所以
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但是，如果硬要让
时传祥为官从政，让他做不擅长的事情，恐怕
他也不一定开心，不一定能“做最好的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
方法。掌握了这种智慧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坦
然面对人我之间的差别，恪守自己应尽的责任；
特别是在浮躁虚荣和功利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能
帮助我们保持一份对于人生的淡定和从容！

富二代木林深醉生梦死之际，
醒来发现竟然身处千里之外的渭南
精神病专科医院。原来是其父误以为
他吸毒，联合心理医生将其绑架治疗。

恰逢陕北省正处在打击非法传销
的时期，很多解救的传销人员也被送到
这里强制治疗，其中就有被誉为“传销
教父”的卢鸿博。深谙心理学和行为学
的传销教父看出小木的不寻常，和他
一起密谋逃跑，还带上一位同是精神
病无法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员张狂
（绰号秃蛋，其真实身份是警察）。

三个人在一个大雨天成功出逃，
小木却把方向开反了，开到了一座陌

生的城市，一个纨绔子弟、一个传销
疯子、一个二劳人员，在城市求生发
生了若干啼笑皆非的故事……

其实这三人的行踪，早落在警
方的眼线之内，原来警方一直在秘
密查询各地传销窝点的情况。最后，
在组织的劝服下，在目睹传销罪恶的
感召下，小木成为402专案组发展的
唯一一个打入传销组织内部的红色
线人，配合张狂一路巡讲、培训到
了陕省境边城市潼关，此时才发
现，各地小规模的传销不过是个幌
子，警方一直在寻找的幕后人物

“老A”，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新书架

《内 线》
♣ 林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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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这样的画面——我和秀筎
坐在操场边，四条腿垂晃在墙垛上，四只眼睛同时盯
着对面左排的第二间教室，深秋的校园，只有法国梧
桐萧瑟的叶片打着卷儿跌跌撞撞扑进我和秀筎怀里。

秀筎失恋了。她爱着的那个叫吴斌的男孩如一缕
空气，不留片刻语言从她的世界消失了。那段日子，她
的师傅那八个平方米的小小裁缝铺 ，再也关不住秀筎
垂着雨布的眼泪。她来找我的时候，外面的秋阳正暖，
她却浑身湿漉漉地带着寒意出现在我的小屋门口。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QQ的年代里，
秀筎等不及换上身上的湿衣服对我说：“我们一起去
找瑞生吧。”

我们三人是朋友。我非常乐意陪她到任何有瑞
生的地方。

那是个星期四的午后，我和秀筎坐在瑞生学校操
场边的围墙垛上看他上体育课，瑞生的球打得并不
好，但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是最好的。并试图以自己
的叽叽喳喳让秀筎忘记失恋的不快。

秀筎痴痴地盯着球场，她的眼睛在看瑞生。也许
是因为秀筎说过瑞生的眼睛像极了吴斌，也许是因为
她沉浸在往事里的目光都是眷恋，才会让瑞生也有了
别的想法？那一天，当瑞生略带羞涩走向我们，递给我
和秀筎各一支红茶，我看到瑞生眼里，闪过一丝我不曾
见过的温柔 ，还有怜惜。那只是对秀筎一个人的。

这便是我们1997年的故事。很多年过去，我对

这个细节仍然过目不忘，但真正刺痛我那颗敏感的心
还是后来。

那个下午过后，我一直处于混沌之中，但当秀筎
对我说她不想回家，不想面对师傅那关切的目光，她
说她一躺下脑子里全是吴斌，另外她想尝试下校门口
通宵投影是什么滋味，瑞生只是看了我一眼，随后轻
轻地非常果断地对秀筎说：“后半场我也来陪你。”

前半场放些什么我脑子完全是乱的，甚至什么时
候迷迷糊糊睡去也不知道，当我在一阵轻微的窸窣声
中醒来时，睁开的半只眼睛，看到瑞生正轻轻地帮秀
筎盖衣服——瑞生肩上还搭着另一件。盖完衣服，
他轻轻地帮秀筎捋了捋额前垂下的头发，他的动作很
轻，指尖似在触碰某块翠玉，那一刻，我的心碎了，我
甚至能听到心底处一声声帛帕撕裂的碎响，我闭上眼
睛，再也记不起另外一件衣服是如何搭在我前胸的，

我只知道瑞生此后一直坐在秀筎旁边，不时小声地说
些什么，眼睛只是偶尔才投向屏幕。

我刚成形的初恋没了。那以后，我消失了整整十
年，从此像一只特立独行的猫，和所有的熟人不再联
系，昼伏夜出，然后在深夜轻轻地舔自己那不为人知的
伤痕与自卑——瑞生在读的学校，曾经是我梦寐以求
的殿堂，只是，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所有停留的理由。

再见秀筎，她已经蜕变得像一块琢过的粉玉，与我
仍旧谈笑风生，每提起她和吴斌的过往，唏嘘间有一丝
伤感仍挂在眉间。谈起瑞生，她却一直称赞有加。

我非常意外她和瑞生为什么没在一起，可她对我
的不辞而别，不依不饶地揪紧不放，她说：“你离开后，
瑞生几乎问遍了我们所有的同学，他那段时间一直在
找你！”

我淡然一笑：“那又如何？”
她又说：“我那段日子好在有瑞生，否则我真不知

怎么才能熬过来。”
秀筎的话对我明显有一丝责怪的，但她如何能懂

得我的伤痛呢？尽管多年过去，当我闻听她关于瑞生
的这番话，我的心间仍有一丝解不去的愁苦与郁结。
以至于我再次产生了想尽快离开的想法。

秀筎已经轻轻拉着了我的手：“那个晚上，是瑞生
告诉我，他的表哥吴斌是因为车祸才走的！虽然更加
伤痛，可我爱他的心终究还是全的。可是你呢？你从
头什么都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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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向左走

师恩难忘

青山绿水人家（国画） 李业茂

母爱深沉

鞋这个字的象形意义比较突
出，左边是一个“革”，右边两个

“土”。革为皮质的材料，说明材料
之昂贵，昂贵的东西用来造鞋，来包
装人身上的主要零部件，更说明足
之珍贵！再贵重的东西来裹足，它
还得沾土，而且沾得还比较厉害，你
看这个字右边是双土了。多么接地
气儿。看起来鞋真是土命。

祖母曾对我说，恁妈来咱家时，
给咱家的老老少少都做了一双鞋
啊。那时我还年幼无知，仅感觉鞋
和母亲有关，而且是隐隐约约，朦胧
层面上的理解。现在我已步入中
年，却又回想起来，感觉这话分量那
么重，压得我心堵。这样说来，母亲
不仅和一个家有关，还和一个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母说的母
亲刚到咱家，那是一个年轻的成年
的女孩子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
庄，从少女到人妻的最庄严神圣的
过渡。这时她们还没有母亲的称
呼，甚至很羞涩地喊彼方的妈为妈
……她们对新的家充满着无限的情
义和美好的遐想。按乡俗的规矩，
给家族的近亲做鞋，那是很好的见
面礼！

母亲给我的家族亲人做鞋的事
儿，我肯定没见过，因为我还没来到
这个世上。但是年幼的时候没少看
见母亲在繁重的农活间隙，见缝插
针飞针走线。乡下的母亲那时节都
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在母亲堆里温
和麻利地穿针引线。母亲们都年
轻，多向上了些年岁的大娘们请
教。大娘们这时也真热情，认真讲
解针眼的走向与疏密，脚样的宽窄
和厚度，鞋底和鞋帮的衔接……那
是一种幸福的交流。

虽然繁忙，我的母亲从来不把
鞋当作速成品。从剪样到揉线，从
选料到设计，最最关键的是鞋样，也
就是鞋底样的尺寸大小。母亲在这
时候很自信，因为她有一个宝贝，珍
藏在衣橱里，一般不示人。这决非
母亲小气和不知礼数，因为那是她
的陪嫁品，也算是嫁妆吧。母亲的
宝贝是一个精美的鞋样盒。这个盒
子不是简单的启封开合，确切地说
不是木质的！捧着时很轻，缎面莲
花，底部玩童赤脚，光着肚子白白胖
胖，托的手一松，神奇就出来了。层
层叠叠，而且每一层又有两格，格子
没开启之前，是八角形的图案，图是
鲤鱼莲花，而且鱼连着鱼，花接着
花，格子打开之时，鱼也就游动了，
花也就盛开了……一切都活了。格
子里面的东西才是母亲真正的宝
贝。那是用很优质的油绵纸剪成的
鞋样子！第一层是小样的，第二层
是略大的，第三层是稍大的，第四层
是中样的……共八层，大小有序排
列，男女搭配均匀，上小下长，辈分
齐全……这是母亲的妈妈、我的姥
姥给她女儿的陪嫁品，据说，是新中
国成立前我的姥爷花了不菲的价
钱，从开封马道街一家老字号的店
里购置的。我想，少女时代的母亲
从她父亲手中接过宝贝时，又是一
种怎样的幸福呢？普天下父女之间
的情结也许就在某个特定的时刻，
突然幸福地绽放了。幼时在家寂寞
的时候，我没少翻看母亲的宝贝，像
看一件爱不释手的玩具……

母亲这辈子到底给我做了多少
双鞋，真的记不清楚了。但给我印
记最深的是我六岁时一个夏秋相接
的中午，母亲打来一盆清凉的井水，
让我坐在她的腿上，细细地把我一
双沾满泥巴的脚丫洗净。然后给我
穿上一双崭新的灯芯绒布鞋，微笑
着对我说，穿上鞋吧，你该上学了，
孩子……

母亲和鞋
♣ 蒋长青


